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顿 河 悲 歌

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……
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,
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,
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,
我们的父亲,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,
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。

 
 
噢噫,静静的顿河,我们的父亲!
噢噫,静静的顿河,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?
啊呀,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!
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,
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。

———哥萨克古歌



卷  一



第 一 章

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在村子的尽头。牲口圈的两扇小门朝着北面

的顿河。在长满青苔的灰绿色白垩巨石之间有一条八沙绳①长的坡

道,下去就是河岸:遍地是珠母贝壳,河边被水浪冲击的鹅卵石形成

了一条灰色的曲岸。再过去,就是微风吹皱的青光粼粼的顿河急流。
东面,在用红柳树编成的场院篱笆外面,是黑特曼②大道,一丛丛的

白艾,马蹄践踏过的、生命力顽强的褐色车前草;岔道口上有一座小

教堂;教堂后面,是飘忽的蜃气笼罩着的草原。南面,是白垩的山脊。
西面,是一条穿过广场、直通到河边草地去的街道。

参加倒数第二次土耳其战争③的哥萨克麦列霍夫·普罗珂菲回

到了村子。他从土耳其带回个老婆,一个裹着披肩的娇小女人。她

总是把脸遮掩起来,很少露出她那忧郁、野性的眼睛。丝披肩散发着

一种远方的神秘气味,那绚丽的绣花令女人们艳羡。被俘虏的土耳

其女人总是回避普罗珂菲家的亲属,所以麦列霍夫老头子不久就把

儿子分了出去,一直到死也没有到儿子家去过,因为他不能忘掉这种

耻辱。
普罗珂菲很快就安排好了家业:木匠给他盖起了房子,自己围起

了养牲口的院子。秋初,就把驼背的外国老婆领到了新家。他俩跟

在装着家产的大板车后头,走出村子;全村老少都涌上街头来观看。
哥萨克们克制地用大胡子掩饰自己的嘲笑,女人们却在大声地议论,
一群肮脏的孩子跟在普罗珂菲后面咿咿呀呀地乱叫;但是他敞开外

衣,缓慢地,好像是顺着犁沟走一样,把老婆的一只柔软的小手紧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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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沙绳等于二.一三四公尺。
查波罗什的哥萨克首领称“黑特曼”。
指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战争。



在黑手巴掌里,倔强地昂起那微白的、多额发的脑袋,只有颧骨下面

凸起的肌肉在颤抖,两道总是死板板的、仿佛僵化了的眉毛中间渗出

了汗珠。
从那时起,村子里就很少见到他了,他也不去哥萨克聚会的广

场,孤独地生活在村头顿河边上的小房子里。村子里流传着有关他

的故事,说得神乎其神。在牧道外放牧牛犊的孩子们说,他们好像看

见,每到黄昏,当霞光黯淡下去的时候,普罗珂菲就抱着老婆,走到鞑

靼村外墓地的土岗上,把她放在土岗顶上,背朝着一块千百年来被风

吹雨打得千疮百孔的巨石;然后自己坐到她身旁,就这样,他们久久

地向草原眺望着,一直眺望到霞光完全消失的时候。这时,普罗珂菲

把妻子裹在羊皮大衣里,又抱回家去。全村的人都在猜测这种奇怪

的行径,可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女人们为此忙得连拉家常的工

夫都没有了。关于普罗珂菲的妻子有各式各样的说法:有些人证明

说,她是空前未有的美人,另一些人的看法却恰恰相反。直到天不

怕、地不怕的玛夫拉———一个正在服役的哥萨克的妻子———假装到

普罗珂菲家去讨新鲜酵母回来以后,一切才算弄明白了。普罗珂菲

到地窖里去取酵母,玛夫拉就趁这个工夫偷偷瞧了一眼,原来落到普

罗珂菲手里的土耳其女人是个丑八怪……
过了一会儿,红涨着脸的玛夫拉,头巾歪到了一边,站在胡同里

对一群娘儿们添油加醋地说道:
“亲爱的人们,真不明白,她哪点儿迷住了他,哪怕是个普通娘儿

们倒也罢了,可是她,……肚子不像肚子,屁股不像屁股,简直丑死

啦。咱们的姑娘们可比她长得水灵多啦。至于身段,简直像马蜂一

样,一折就断;两只眼睛,又黑又大,眼睛一瞪,活像个妖精,老天爷饶

恕我吧。一定是怀了孩子了,真的!”
“怀了孩子啦?”婆娘们惊讶地问道。
“我也不是黄毛丫头啦,已经养过三个孩子啦。”
“那么相貌呢?”
“相貌吗? 黄脸膛。眼睛浑澄澄的,大概在外国过得并不舒服。

还有,姐儿们,她穿着……普罗珂菲的裤子。”
“是吗? ……”婆娘们都惊骇地同声叫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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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亲眼看见的———穿着裤子,只是没有裤绦①,准是把他的便

服裤子穿上啦。上身穿一件长布衫,从布衫下面露出掖在袜筒里的

裤子。我一看,吓得我心惊胆战……”
村子里悄悄地传开了,说普罗珂菲的老婆会使妖法。阿司塔霍

夫家的儿媳妇(阿司塔霍夫家住在村头上,紧挨普罗珂菲家)起誓说,
好像是在三一节②的第二天,她在黎明前看见,普罗珂菲的老婆头巾

也没有戴,光着脚,在他们家院子里挤牛奶。从那以后,母牛的奶头

就干瘪成小孩子拳头一样大;奶也断了,而且不久牛就死了。
那一年,发生了空前罕见的畜疫。顿河边布满牛栏的沙滩上,每

天都要出现一些母牛和小牛的尸体。牛疫又传染到马身上。在村镇

牧场上牧放的马群越来越少了。于是流言蜚语立刻在大街小巷传播

开来……
哥萨克们开了个会,然后来到普罗珂菲家。
主人走到台阶上来,向大家行礼。
“诸位老人家,你们有什么事光临舍下啊?”
人群默默地向台阶边移动着。
最后,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子首先喊道:
“把你那妖婆给我们拖出来! 我们要审判她! ……”
普罗珂菲窜回屋子,但是他们在门洞里追上了他。身材高大的

炮兵———绰号叫“牛车杆子”③———把普罗珂菲的脑袋向墙上撞着,
劝道:

“别吵,别吵,这没有什么可吵的! ……我们绝不动你,但是我们

要把你的老婆踩进地里去。把她弄死,总比全村的人因为没有牲口

都饿死好得多啊。你别吵,不然我把你的脑袋在墙上撞碎!”
“把她,把那母狗,拖到院子里来! ……”人们在台阶旁边叫喊道。

一个和普罗珂菲同团当过兵的哥萨克,把土耳其女人的头发缠在一只

手上,用另外一只手捂住她那拼命喊叫的嘴,一溜烟似的穿过门洞,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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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萨克的裤缝上都缝着一条颜色不同的裤绦,是按哥萨克的军区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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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拖了出来,扔到人们的脚边。一声尖叫划破吼叫的人们的喧嚣。普

罗珂菲推开六个哥萨克,冲进内室,从墙上扯下马刀。哥萨克互相拥

挤着,从门洞里退出去。普罗珂菲在头顶挥舞着闪闪发光、嗖嗖响的

马刀,从台阶上冲下来。人群哆嗦了一下,在院子里四散开去。
在仓库的附近,普罗珂菲追上那个跑动困难的炮兵“牛车杆子”,

从后面斜着把他从左肩一直劈到腰部。哥萨克们撞倒篱笆桩子,穿
过场院,向草原逃去。

过了半个钟头,重新鼓起勇气的人群才又走近院子。两个侦察

畏缩着身子,走进了门洞。全身都浸在血泊里的普罗珂菲的妻子,难
看地仰着脑袋,横在厨房的门坎上。咬得尽是伤口的舌头,在痛苦地

龇着牙张开的嘴里抽动。普罗珂菲脑袋颤抖着,目光呆滞,正在把一

个哇哇哭着的肉团子———早产的婴儿———包到羊皮袄里。

普罗珂菲的妻子当天晚上就死了。孩子的祖母,普罗珂菲的母

亲,可怜这个不足月的孩子,就把他抱回家去。
家人把他放在蒸热的锯末里,喂他马奶吃,过了一个月,认定这

个黝黑的土耳其长相的孩子能够活下去的时候,就把他抱到教堂里

去受了洗礼。跟祖父一样,也叫潘苔莱。过了十二年,普罗珂菲刑满

归来。剪得短短的、杂有几根银丝的红胡子和一身俄罗斯式的衣服,
使他变成了异乡人,不像个哥萨克了。他把儿子领回去,又重整起家

业来。
潘苔莱长成了一个肤色黝黑、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。面貌和

匀称的身材都像母亲。
普罗珂菲给他娶了个哥萨克姑娘,是邻居的女儿。从那时起,土

耳其血统就和哥萨克血统交融了。从这儿开始,高鼻子、带点野性、
漂亮的哥萨克麦列霍夫家族———村里都叫他们土耳其人———就在村

子里繁衍起来了。
潘苔莱埋葬了父亲以后,便埋头经营起家业:重新翻盖了房子,

宅院扩大了,又圈进了半俄亩 ①荒地,盖了几间洋铁皮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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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贮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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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和仓房。铺房顶的工匠按主人的要求,用剩下的铁片剪了一对铁

公鸡,安装在仓房的屋顶上。这对公鸡的那副逍遥自在的样子,使麦

列霍夫家的院子平添了几许欢快的气氛,显得自足而富裕。
岁月流逝,到了晚年,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发福了:往横里

长起来,背略微驼了些,但是看上去依然还是个体态匀称的老头子。
他身板儿硬实,走起路来一瘸一拐(年轻的时候,参加沙皇阅兵的御

前赛马,把左腿摔伤),左耳朵上戴着一只半月形的银耳环,一直到老

年,他的胡须和头发依然是乌黑的;发起脾气能气得死去活来;这显

然使他那曾经是很漂亮的妻子提前衰老了,现在已经成了个满脸蛛

网般皱纹的胖老太太了。
大儿子彼得罗已经娶了亲,他很像母亲;个子不高,翘鼻子,生着

一头麦色乱蓬蓬的头发,褐色的眼睛;可是小儿子葛利高里却像父

亲:虽然比彼得罗小六岁,但个头却比哥哥高半个脑袋,他也像父亲

一样,生着下垂的鹰鼻子,稍稍有点斜的眼眶里,嵌着一对淡蓝色的、
扁桃仁似的热情的眼睛,高高的颧骨上紧绷着一层棕红色的皮肤。
葛利高里也和父亲一样,有点儿驼背,甚至连笑的时候,爷俩的表情

也是一样的粗野。
父亲宠爱的女儿杜妮亚什卡①是个长胳膊、大眼睛的姑娘。加

上彼得罗的妻子达丽亚和她的一个小孩———这就是麦列霍夫家的全

部成员了。

第 二 章

灰色黎明的天空上闪烁着稀疏的晨星。风从黑云片下吹来。顿

河上,雾气奔腾,在白垩山峰的斜坡上盘旋,像条没有脑袋的灰色巨

蛇,爬进了峡谷。左岸的河汊、沙滩、湖沼、苇塘和披着露水的树

林———都笼罩在一片凉爽迷人的朝霞里。太阳还在地平线后面懒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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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地不肯升上来。
麦列霍夫一家人,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第一个醒来。他一

面走着,一面扣着绣有小十字架的衬衫领子,来到台阶上。长满了青

草的院子到处闪着银色的朝露。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去。达丽亚只穿

着一件衬衣跑去挤牛奶。她的两条白皙的光腿上溅满了像新鲜乳汁

似的露水珠,院子里的草地上留下了一串烟色的脚印。
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朝着那被达丽亚踩倒、又慢慢挺直起

来的小草看了看,便走进内室去了。
开着窗户的窗台上落满了小花园里已经开败了的、毫无生气的

粉红色樱桃花瓣。葛利高里一只手伸出床外,在趴着睡觉。
“葛利什卡①,你去钓鱼吗?”
“你说什么?”葛利高里小声问道,把两条腿从床上耷拉下来。
“咱们钓鱼去,可以钓到太阳出来。”
葛利高里哼哧着,从挂衣钩上扯下一条便服裤子穿上,把裤腿塞

进白色的毛袜筒里,扳正歪斜的鞋后跟,半天才穿上了皮靴子。
“妈妈做好鱼食了吗?”跟着父亲朝门洞里走的时候,他嘶哑地问

道。
“做好啦。你先到船上去吧,我立刻就来。”
老头子把冒着热气的、喷香的黑麦装进坛子,仔细地把落到外面

的麦粒捡到手巴掌里,然后跛着左脚,一瘸一拐地向坡下走去。葛利

高里无精打采地坐在船里。
“往哪儿划?”
“到黑石崖去。到前两天咱们在上面坐过的那棵倒在水里的树

旁试试看。”
小船的船尾滑下土岸,漂进水中,离开了河岸。激流卷起小船,

摇晃着,极力要把它横过来。葛利高里并不划船,只用船桨拨正方

向。
“你划呀。”
“等漂到河中流再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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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船横过中流,向左岸漂去。从村子里传来公鸡的叫声,在河

上,这啼声变得低沉多了。船舷擦着陡立在水中的黑黢黢的石砾断

崖,停在崖下的河湾里。离河岸五沙绳远的地方,可以看见那棵沉到

水底去的榆树伸出的树枝。漩涡在榆树四周追逐着褐色的泡沫。
“捯开钓线,我来下食,”父亲悄悄对葛利高里说,一只手塞进了

冒着热气的坛子口里。
黑麦粒声音清晰地溅落到水中,发出一阵咝的响声,就像有人发

出的低沉的嘘声。葛利高里把几粒鼓胀的黑麦安到钩子上,露出了

笑容。
“吃呀,吃,大鱼小鱼都来吃。”
抖成圈子落到水里去的钓鱼线像弦一样拉直了,然后又弯下去,

差不多沉到水底去了。葛利高里用脚踩着钓竿的手柄,竭力不使身

子摇动,爬过去拿烟荷包。
“爸爸,今天运气好不了……月亮还不圆呢。”
“你带着火柴吗?”
“带着哪。”
“给我点个火。”
老头子抽着烟,瞅了瞅浸在水中的大树那面迟迟没有升起的太

阳。
“鲤鱼不一定什么时候出来。有时候月亮不圆也出来咬食。”
“你听,好像小鱼在咬食,”葛利高里松了口气说。
小船附近的水扑哧响了一声,泛起了波纹,一条有两俄尺长的、

好像红铜铸的鲤鱼,弯起宽大的尾巴,在水面上拍了两下,叫着向空

跃起。珍珠般的水花溅了一船。
“现在你等着瞧吧,”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用袖子擦了擦湿

漉漉的大胡子。
浸在水里的榆树周围,在那些有胳膊粗的秃树枝中间,同时跳出

两条鲤鱼;第三条小一些,在空中打着旋儿,一次又一次地、顽强地往

崖石上撞。

葛利高里在焦急地嚼着湿透了的烟头。不很耀眼的太阳已经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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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半棵橡树高了。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撒完了所有的鱼食,丧
气地噘起嘴,呆呆地望着那一动不动的钓竿头。

葛利高里啐出烟头,恨恨地望着它迅速地飞去。他心里在咒骂

父亲,老早就把他叫醒,不让他睡够。因为空肚子抽烟,嘴里有一股

烧焦头发的恶臭。他正要弯下身子,用手去捧口水喝,———这时候,
离水面有半俄尺①的钓竿头轻轻地抖了一下,慢慢向下弯去。

“咬钩啦!”老头子舒了口气说。
葛利高里抖擞精神,拉了一下钓竿,但是竿梢立即弯进水去,钓

竿从手攥着的地方弯成了弓形。一股巨大的力量,像绞车似的把绷

得紧紧的红柳木钓竿向下拉去。
“攥住!”老头子哼哼着,把船从岸边撑开。
葛利高里竭力想把钓竿举起,但是办不到。很粗的钓线咔的一

声断了。葛利高里因为失去了平衡,身子摇晃了一下。
“简直像条公牛!”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悄悄地说道,怎么也

不能把鱼饵安到鱼钩上。
葛利高里激动地笑着,拴上新钓线,又抛了出去。
钓线上的铅锤刚沉到河底———竿梢就弯了下去。
“你看,这坏蛋! ……”葛利高里哼了一声,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

那条向激流冲闯的鱼从水底拉出来。
钓线刺耳地响着,划破水面,沿着钓线,垂下一道浅绿色的水帘。

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用短粗的手指头在捯动着捞网的木柄。
“先在水里把它 乏啦! 顶住劲,不然钓线又要被它挣断啦!”
“放心吧!”
一条金红色的大鲤鱼浮到了水面上来;搅起了一片白沫,它把扁

平的大脑袋往下一扎,又向深处游去。
“好大的劲儿,手都麻啦……好啊,你等着瞧吧!”
“顶住,葛利什卡!”
“顶着哪———啊———啊!”
“当心,别让它钻到船底下去! ……当心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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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利高里喘着气,把斜着身子的鲤鱼拉到船边来。老头子拿着

捞网正要弯下身子去捞,但是鲤鱼鼓起最后的劲儿,又扎进水底去

了。
“把它的脑袋提起来! 叫它喝点风,就会老实点儿啦。”
葛利高里拉起了鲤鱼脑袋,又把这条折腾得疲惫不堪的鲤鱼拖

到船边来。鲤鱼大张着嘴吸气,鼻子顶到粗糙的船舷上,搧动着金光

闪闪的橙黄色的鳍,不动弹了。
“折腾够啦!”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用捞网捞着鱼,呷呷地说

道。
他们又呆了半个钟头,钓鲤鱼的战斗才结束了。
“收起钓线来吧,葛利什卡。大概咱们把最后一条都钓上来啦,

再不会有啦。”
他们收拾完了。葛利高里把船从岸边划开。划了有一半路程的

时候,葛利高里看见父亲脸上的表情好像是要说什么,但是老头子却

只在默默地眺望山脚下村子里的宅院。
“你,葛利高里,听我说……”他一边摸索着脚底下麻袋上的绳

结,一边迟迟疑疑地开口说道,“我看得出,你跟阿克西妮亚·阿司塔

霍娃有点儿……”
葛利高里的脸立刻涨得通红,扭过头去。衬衫领子勒进筋肉发

达、被太阳晒黑了的脖子,勒出了一道白印。
“你当心点儿,小伙子,”老头子已经是凶狠地、气冲冲地继续说

道,“我可不是跟你说着玩的。司捷潘是咱们的邻居,我不准你调戏

他的老婆。这会造孽的,我预先警告你:要是叫我察觉了———我要用

鞭子抽你!”
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把手指头攥成疙疙瘩瘩的拳头,眯缝

着鼓出的眼睛,看着儿子的脸变得煞白。
“都是谣言!”葛利高里目不转睛地直盯着父亲发青的鼻梁,含糊

不清地嘟囔说,那声音好像是从水里冒出来的。
“你给我住嘴。”
“人们什么话都编得出来……”
“住嘴,狗崽子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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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利高里弯身划起桨来,小船一冲一冲地前进。水在船尾打着

旋儿,哗哗地响着。
一直到码头,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。船快要靠岸的时候,父亲又

提醒说:
“留神,别忘了,要不———从今天起,就再别去游戏场。一步也不

许走出院子。就是这样!”
葛利高里没有说话。他把小船靠了岸,问道:
“把鱼拿回家交给娘儿们吗?”
“拿去卖给商人吧,”老头子口气温和了一些,“钱留着你买烟抽

吧。”
葛利高里咬着嘴唇,走在父亲后面。“你算了吧,爸爸,就是你把

我的脚捆起来,今天我还是要上游戏场去,”他一面恶狠狠地盯着父

亲扁平的后脑勺子,一面心里想。
葛利高里在家里仔细地把鲤鱼鳞上的干沙子洗净,用柳条拴着

鱼鳃。
他在大门口遇见了同年龄的好友米吉卡①·科尔舒诺夫。米吉

卡一面走着,一面玩弄着镶着银饰的皮带头,两只圆滚滚的、土黄色

的眼睛,在细窄的眼缝里闪着黄澄澄的油亮的光泽。两个瞳人像猫

眼似的朝上翻着,因此米吉卡的目光就显得变幻莫测,难以捉摸。
“你拿着鱼上哪儿去?”
“这是今天的战利品。拿到买卖人那里去。”
“给莫霍夫家吗?”
“是给他家。”
米吉卡用眼睛估量了一下鲤鱼的重量。
“有十五俄磅②吧?”
“还多半磅呢。我称过啦。”
“带我一块儿去吧,我会帮你做买卖的。”
“走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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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请客吗?”
“那好说,别说废话啦。”
做完祷告回来的人散满了街道。
沙米利家的三弟兄也在路上并排走着。
大哥,独臂的阿列克谢,走在中间。窄小的制服领子把他那筋肉

发达的脖颈勒得笔直,鬈曲、稀疏的小山羊胡子神气活现地往一边翘

着,左眼神经质地眨个不停。很久以前,在射击场上,阿列克谢手里

的步枪炸裂了,枪栓的碎块打伤了他的腮帮子。从那时起,这只眼睛

就有事没事地眨个不停;浅蓝色的伤痕横过脸颊,一直伸到头发里

去。左手被从肘部炸去,但是阿列克谢却能很巧妙、准确地用一只手

卷烟:他把烟荷包夹在凸出的胸膛上,用牙咬下一块够用的纸片,把
纸片半卷起,倒进烟草,手指头便巧妙地、简直是难以察觉地卷了起

来。你还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,阿列克谢已经眨着眼睛叼起卷好的

烟,在向人借火了。
他虽然仅有一只胳膊,但却是村子里最好的拳击家。他的拳头

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只不过桃南瓜那样大。可是有一次耕地的时

候,他对公牛生起气来,因为鞭子丢掉了,就用拳头捶了公牛一下。
公牛倒在犁沟里,从耳朵里流出血来,好容易才把牛治好了。两个兄

弟,一个叫马丁,一个叫普罗霍尔,都很像阿列克谢,就像一个模子倒

出来的:也是那样身材短粗,像棵橡树,不同的是他们都有两只胳膊。
葛利高里跟沙米利弟兄们打招呼,米吉卡却把脑袋扭得咯吧咯

吧地响,走了过去。这是因为谢肉节时在拳斗场上,阿廖什卡①·沙

米利毫不怜惜米吉卡的娇嫩牙齿,照着脸上猛击一拳,米吉卡就把两

个槽牙吐在被皮靴上的铁后跟踏碎的蓝灰色冰块上。
阿列克谢走到他们跟前,一连眨了五次眼睛。
“是卖劈柴棍子②吗?”
“你买吧。”
“要多少钱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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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对公牛,外加一个媳妇①。”
阿列克谢皱着眉,把那半截胳膊挥了一下。
“怪物,啊呀,怪物! ……噢哈哈,外加一个媳妇……你还要牛犊

子吗?”
“你自个留着传种接代吧,不然的话,你们沙米利家就会绝种

啦,”葛利高里粗野地嘲笑说。
广场上,教堂围墙旁边聚了一群人。教会长老正在人群里把一

只鹅举在头顶上,喊叫道:“半个卢布,有人给过价钱啦。谁还肯多

出?”
鹅扭动着长脖子,藐视地眯缝着碧玉般的眼睛。
旁边的一个圈子里,一位灰白头发、胸前挂满十字章和奖章的小

老头正在挥舞胳膊。
“我家的格里沙卡爷爷又在讲土耳其战争的故事啦,”米吉卡向

那边瞟了一眼。“咱们去听听吗?”
“咱们听故事的时候,鲤鱼可就要臭啦,鼓胀起来。”
“胀起来会加重分量,对咱们有利。”
在广场上,消防棚子后面,露出莫霍夫家的绿色房顶,消防棚里

扔着几辆断了车杆的、水桶干裂的消防车。走过消防棚的时候,葛利

高里啐了一口唾沫,掩住鼻子。从破烂的消防车后面走出一个老头

子,他嘴里叼着皮带扣,一边走,一边扣着肥大的灯笼裤的扣子。
“憋不住啦?”米吉卡挖苦地问道。
老头子扣上了最后一个扣子,从嘴里拿出皮带扣,问道:
“跟你有什么相干?”
“应当把你的鼻子按进屎里去! 把大胡子,你的大胡子在里面蘸

蘸才好! 叫你的老太婆洗一个星期也洗不干净。”
“我把你这个坏小子按进去!”老头子发火了。
米吉卡停了下来,像怕阳光一样眯缝起猫似的眼睛。
“瞧,你有多文明。你给我滚开,狗崽子! 你在这里纠缠什么?

不然,我要拿皮带抽你啦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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